
下雨是工人们最担心的时候

砖窑厂里最关键的人物是大师傅，他们掌握着烧制
砖坯的核心技术，是砖窑厂重金聘请的技术人员。56岁应
杏花来自温岭，是六敖镇马庄村轮砖厂的大师傅，也是行
业内为数不多的女师傅之一。

应杏花已经在三门呆了5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一天
24个小时，每隔 2个小时上窑顶和窑洞口巡视，观察砖坯
温度，控制窑内火候，等到烧制完成，她就根据行规，用铁
棍敲掉窑门的泥封，示意出窑工们搬出烧制好的砖块装
车。

记者随应师傅走进了窑内，尽管每个出窑口都有上
千瓦的风扇在不停吹风，但依然难挡灼人的热浪。瞬间，
记者的上衣就湿透了，地上的煤灰随风飞扬。应师傅一再
叮嘱小心别碰到窑的四壁和砖块，会烫伤皮肤。“现在的
温度已经很低了，我们凌晨 2点钟烧完出窑的，那时候的
温度至少在50度，你们根本走不进来。”

走出闷热、窒息的窑内，迎面吹来初秋的凉风，感觉
如释重负。坐在窑边风口处的装窑工老张，一身汗水、衣
服上全是灰尘。老张是干了几十年的老窑工，如今年纪大
了，才做了装窑的工作，他淡淡地说，和种田一样，他们也
要看天吃饭。天好时，砖坯干得很快，窑里也就不会断货。
不过，这也是他们最辛苦的。每天凌晨二三点就要起床，
除了早饭、午休可以稍作休息外，他们几乎要在类似蒸笼
的环境中工作一整天。遇到雨天时，由于没有干坯，工人
们基本是处于停工状态———但这也是工人们最担心的，

因为这意味着白花花的票子从指间流走。
砖厂有 70多名工人，除少部分来自河南、四川，其余

都是附近村的农民。他们的工资一般都在2000元左右，对
于大多都是农民出身的窑工来说，算得上是不错的收入
了，除掉开销，每月还能剩下1000元以上。他们感到非常
满足。

烧砖拼的就是体力

到砖窑上班，不用经过任何培训，把合同一签，把衣服
一脱，接下来就是“拿力气换钱”。

一年前，来自云南的三门媳妇李小丽为了补贴家用，
来到了马庄村轮砖厂成为一名窑工。但她很快体会到：“烧
砖拼的就是体力”。

李小丽被分到灶头工作。窑工一般分为盘窑工、烧窑
工、出窑工、装窑工等。每个工种分工细致，责任明确。李小
丽是一名烧窑工，专门负责往窑洞中加煤控制窑内温度。
李小丽内心窃喜，因为烧窑工是在烧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
节，砖烧得好不好关键就在此，她感到很有成就感。

但情况很快变得不一样。每一批砖从进窑到出窑，都
要用猛火燃烧4至6个小时，而灶里的火是一天 24小时
不停的。在这期间，烧窑工必须要站在窑洞顶部盯得死死
的。由于窑洞内的火势很猛，窑顶的温度至少在40摄氏度
左右，最高可达到五六十摄氏度。人就是站在窑顶不动，汗
水也会像泉涌般往外流。而李小丽经常要同时盯紧四五个
窑洞内的砖坯温度，并且随时加煤。经常是不用几分钟，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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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刷邮储银行信用卡活动开始了
活动内容：刷邮储银行信用卡洗车优惠活动开始了！前三次每次1分钱，之后每月三次5元/次。
活动时间：2011年9月5日至12月31日 联系电话：0576-83233290
门店：三门爱车之家/三门永盛洗车用品店 地址：三门汽校旁/海游镇平安路167-15号（方都酒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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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渗进眼睛、耳朵和嘴巴里，浸湿了她的全身。为了抵御高温，李
小丽跟着窑厂内的师傅，无论春夏秋冬，都穿上可以隔热的胶底
鞋。

高温还不是最难熬的，窑里的粉尘让许多窑工无可奈何。烧砖
时，为防止散热，砖面要铺上一层厚厚的泥土，这些泥土很快就会
被烘干变成粉尘。待出窑时，尽管有巨型风扇将窑里的粉尘先吹出
窑洞外，但仍会有残留。由于窑里相对缺氧，窑工们工作时不能配
戴口罩，每一次呼吸都会吸进大量的粉尘。

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活着

在这一座砖窑里，一些窑工也会把自己的妻儿带过来，过上像
模像样的家庭生活。来自河南的谢新建就是其中之一，和在窑洞内
工作的工友相比，谢新建的工作是令人羡慕的，他是在制作砖坯环
节工作的推土机驾驶员。无论晴雨，工资是每月固定的，所以，每逢
下雨天，当别的工友为自己收入减少担心时，他就有了奢侈的休息
天。

临近中午，谢新建回到砖厂内的“小家”，拿出了妻子买回的牛
肉、土豆和青菜，做起了午饭。妻子孙景在砖厂内打零工，前几天在
做砖坯时，不小心被机器压倒手，正在家中休息。在丈夫做饭时，妻
子孙景谈起了他们的女儿。老谢夫妻俩只有一个女儿，今年刚刚大
学毕业，已经在河南郑州上班了。“女儿大学毕业，我们肩上的担子
也轻了很多，现在，我们就是为了多赚点养老钱。再过几年，就回家
了。”孙景告诉记者，以前，丈夫在河南的国营厂里上班，2004年，
丈夫下岗后，为了养家糊口，就辗转来到四岔、桃渚等地的窑厂打
工，今年刚刚来到三门。

对于自己目前的工作环境，夫妻俩很满意，因为离集镇很近。
为了方便，谢建新还买了一辆电瓶车，每逢不上班的时候，就带着
妻子出去逛街。“和别人相比，我们的压力算轻了，前几年，女儿在
上大学，每年的学费让我们连买肉都要算计一下。”他说。

对比谢新建，来自四川的王明清压力大很多。身为两个孩子的
父亲，说到孩子时，这个才 28岁的年轻人长长叹了口气，“大人苦
点是没关系，关键是孩子，就怕孩子读不好书，我们又没多少文化，
又不能好好指导。”王明清告诉记者，今年暑假，他把在老家上了半
年学的大儿子接到这里了，现在在六敖镇花市小学读一年级。“小
学阶段是解决了，不知道以后读初中能不能也那么顺利。”这个年
轻的父亲早早地为孩子的读书问题担忧起来。

王明清告诉记者，许多窑厂内都有小孩，基本上来自云贵川，
这些小娃从小与父母在外漂泊，懂得大人的艰辛，他们不管认识与
否，相处融洽，基本上以大带小，能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帮助父母
分担家务。

采访手记：
他们大多数人一生只会两样活，一是种田，一是烧砖。

“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靠天吃饭、靠土地吃饭。”也正因为如

此，他们中很多人愿望在我们看来都很渺小，寄钱回老家养

老人；把妻儿接出来团聚；让孩子顺利进入民工子弟学校读

书。还有，最大的愿望是再在老家盖个房子，也好让自己老

了也有个归处。当记者告知他们有一天砖窑厂也许会关闭

时，他们显得很坦然，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这些砖窑厂关

闭了，只要能吃苦耐劳，不愁找不到活干。

烧得通红的窑洞

女人们在晒砖坯

大师傅在给记者讲解烧制过程

砖窑厂的孩子们在玩躲猫猫 谢新建在简易棚烧午饭

探访窑炉内的

由于烧红砖破坏土地资源并污染环境，国家在1992年就提出要逐步淘汰实心粘土砖。浙江省也发出“禁实令”，

2008年1月1日开始，《浙江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正式实施，逐步在全省范围内淘汰关停粘土砖窑。在我县，仍有

少数通过开山挖土、砌坯、烧烤、出窑等工序生产土砖的老窑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原始的窑厂最终会成为历史，而

在砖窑厂里打工的人也将逐渐褪去他们身上的“砖窑工”标签，走出我们的视线。9月，记者走进几家轮砖厂，用文字、镜

头记录砖窑工们的生活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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